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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看，不看，我宁愿死
也不愿看到那人……”一声惊

恐而微弱的呼声，15岁的小丽
醒了，她躺在病床上“挣扎”
着，似乎想找地方躲藏。但她
实在太虚弱，她的挣扎也仅仅
是动动手指、喘喘粗气而已。记
者唯有从那转动的右眼中，读
出一个“怕”字。小丽的另一只

眼睛，已于17日实施了眼球摘
除术，一块纱布覆盖在上面。
19日中午，小丽从西南医院外
科楼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
房。这是她术后第一次苏醒。
“孩子，那个人不会来，爸

爸不会让那个人来！”彭代权

不敢，也不愿在女儿面前提起
那个恶魔般的名字，只用“那
个人”来代替。

在爸爸反复安慰下，小丽
慢慢平静下来。不过，经这一
折腾，她又昏了过去。女儿睡
了，彭代权却无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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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晚上8时许，雨淅

淅沥沥地下着。在重庆垫江一
所中学上初三的小丽，晚自习
后和同学小文 (!")走出校
门，准备冒雨回半公里外的家。
“小丽———”一个熟悉的

声音在身后响起。
“苟叔叔？你怎么在这

里？”小丽认出，这是父亲的
铁哥们，同在垫江县新民镇街
上居住的苟文福。

苟文福推着摩托车走过
来：“不要回去！你舅舅出了
事，正有人守在你家门口。你爸
爸让我用摩托车载你到山上躲

一晚，他们在山上等你。”
小丽有些迟疑，但舅舅前

段时间的确出了事，再说，以
前爸爸也曾请苟叔叔接自己

回家。摩托车在东印大山曲折
山道上前行，来到山顶一废弃
煤窑洞口，苟叔叔才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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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先前温和的苟

叔叔，突然连声音都变得狠狠
的。“我不肯，他抓着我的头
发，将我拖进窑洞，一边拖一
边说要和我睡觉。我反抗，却
换来一阵拳打脚踢。
“苟叔叔，你和我爸爸是

这么好的朋友，我一直叫你叔

叔，尊敬你。我才15岁，还是学
生，你这样会毁了我。我求你
不要这样对我。”求饶立即换
来狠狠一拳。小丽忍着剧痛继
续求饶：“苟叔叔，我过两天
就要中考了，求你放了我，我
不会对别人说这事。”

“你骗得了我？”苟文福
疯狂地笑着。

又一阵殴打后，苟文福在
笑：“我今晚就做死你，明天
再把你妈妈弄到这里来，我要
杀死你全家！”

小丽明白现在自己已没

有生路，她变得异常从容：
“反正你要杀我，我也不想再
求你，但我临死前最后求你一
件事：你杀了我吧，求你放过
我全家！”

苟文福愣了愣：“没门。不
过，我可以让你选择死法，让

我用石头砸死，乱刀砍死，还
是掐死？”苟文福紧了紧绑小
丽的绳索后，说他第二天下午
6点再来成全小丽的选择，说
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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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苟文福果然

前来。“你不死我就要死，所以
只有你死。干脆我用石头砸死
你吧。”苟文福边说边走近。

一块石头突然砸在小丽

头上。接着，苟文福举着石头，
在小丽头上、身上疯狂乱砸

着。“1、2、3、4、5……”小丽
没求饶，也没哭，只在心里狠
狠地数着，他每砸一下，她就
数一下。
“每数一下，我就希望这

是最后一下。直数到第22下，
他终于停下来了。最后一下
正好砸在我左眼上，我当场
痛昏过去。恍惚中，我听到他
在笑：‘哎呀，好高兴啊！’然
后我感觉很多石头倒在我身
上，我被活埋了，我彻底昏过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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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时，小丽有些恍惚，

眼前似乎有光亮。“妈妈怎不
叫我，我今天还要中考。”一
阵剧痛突然袭来，特别是左
眼，痛得让她想一头撞死。

疼痛让小丽稍稍清醒，小
丽吐出嘴里一团泥土，双脚拼
命蹬着身上的石头，她要自

救！但脚和手都动弹不得，她
才想起，手脚已被反绑死了，
但她还是拼命蹬着。

不知过了多久，小丽蹬累

了，却无法摆脱压在身上的石
头，挣扎拉扯着全身的伤口，

剧烈的疼痛让她又快昏过去。
不知睡了多久，小丽再次

醒来。小丽想起了苟文福：他
坐过牢，是涪陵人，没儿女，在
垫江也没亲人。我们没嫌弃
他，把他当自家人。他常到妈
妈的小茶馆打牌，有时就在我

家吃饭。他租的房子在三楼，爸
爸就让他每晚把摩托车停在我
家。我们全家没有对不起他
……小丽想起，这些话，那晚她
也曾对苟文福说过，但没用。
“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

要告诉别人，苟文福是个怎样

的人！”小丽不再恐惧，但怎
么活下去，她心里没谱，她甚
至不知道自己被埋了多久。
“他用石头埋我，没用土，

石头间有缝隙，能透气，不然
我早就被闷死了。”小丽又用
脚使劲蹬着压在身上的石头，

虽然她知道，自己的脚根本就
不能动弹，但她还是固执地蹬
着。慢慢地，小丽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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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丽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

醒过来了，只知道自己是被什
么东西弄醒的，是老鼠！这只老
鼠刚才在小丽腰部狠狠咬了
口，把小丽咬醒了。小丽想起
了妈妈。小丽从小怕老鼠，每次
看见老鼠，她就大声叫妈妈。

想起妈妈，小丽突然发出一

声惊呼，她想起苟文福说要把妈
妈也弄到这里来，要杀死全家：
“妈妈，你千万别来。”小丽在黑
暗中呐喊，眼泪流了出来。

饥饿和疼痛已让小丽觉
得想妈妈都没有了力气，她好
想睡一觉，但又怕自己睡着就

再醒不来了———她不想死，她
要活下去！

再次醒来时，小丽又看到
了光。她以为是幻觉，但这光
很亮，眼前有个模糊的人影。
“小丽……是妈妈，不要

怕！”真的是亲爱的妈妈，小丽
恍惚觉得刚才是有人在刨自己

身上的石头，然后，有人背着自
己走了很久，然后坐上了车。再
后来，她就记不起来了。

妈妈刘玉梅说，女儿失踪
后，她发动亲友寻找未果，14
日上午向垫江县刑警大队报
案。14日下午4时许，苟文福被

带到新民派出所。15日凌晨3
时，苟文福才交代，并带警察
连夜来到活埋小丽的煤窑。

刘玉梅说，女儿失踪第二

天，他们就怀疑苟文福了，因为
邻居小文证实，8日晚是苟文
福用摩托车将小丽接走，当时
只想到可能是拐卖。但大家又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苟文福
平日看起来很豁达，除了有点
懒、喜欢说谎外，没什么恶习，

而且小丽父母对他很好。”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小丽

竟奇迹般活着！
“妈妈，他那么折磨我，我

都没在他面前掉一滴泪，我不
会向他低头。”这是小丽清醒
后，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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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眼球外伤性破裂、面

部及全身多处外伤性挫伤和勒
伤，部分表皮坏死、溃烂；会阴
部溃烂，全身浮肿。”这是小丽
被解救时，医生的初步诊断。

小丽是15日晚转到西南
医院的。17日，她接受了左眼
球摘除术。术前，小丽坚强地

对爸爸说：“那7天都过来了，
今后不管什么，我都可以面

对，你们不要担心！”
19日，记者在西南医院见到

小丽时，她说话很吃力，但只要
一提到“那个人”，她就会变得
呼吸急促，紧咬着牙齿，仅有的
右眼会睁得老大，似乎用尽了浑
身力气，那眼神让人不忍对视。

唯一让小丽能得到安慰
的是，苟文福已被警察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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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妈妈，我又来过年

了。”每年11月份，兰州市公安
局强制戒毒所六大队大队长高
安梅，都会迎来一个熟人———
雪儿，她是被送来强制戒毒的。

雪儿，今年25岁，兰州市
红古区人，13岁时就吸上了海
洛因。十余年间，她被强制戒

毒14次，劳教3次，判刑两次。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

候，她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女
孩。”9年前，高安梅从兰州市

刑警支队调入戒毒所的第10
天，就见到了被首次送来强制

戒毒的雪儿。此后，雪儿仅在
此就被强制戒毒达7次之多。

雪儿自小没爹没娘，被亲
戚收养长大，13岁小学一毕业
就来到兰州打工。因交友不
慎，被人引诱开始吸毒，为了
挣毒资，她开始卖淫。

雪儿吸毒十余年间，先后
和12个男朋友(#$%&'()
同居；为了“能吸上一口”，她
接触过的男人不计其数，年纪
最大的70岁，最小的仅17岁。
做过多少次人流，她自己都记
不清了。由于长期吸毒、性生

活混乱，雪儿全身是病，上次
进所戒毒时已是二期梅毒，痛
起来走路都不成样子。

高安梅介绍说，戒毒所里
的女学员100%有妇科病、性
病、胃肠病、心脏病、皮肤病都
是常见病。

通过对戒毒所里173名女
性吸毒者的调查，高安梅发
现，有106人是在娱乐场所做
事，大量接触社会闲散人员，
其中一半以上靠频繁更换男
友换取毒资，8%的人像雪儿
这样，纯粹靠以娼养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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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在广州市一家外

企做翻译，月薪近两万元，是个
名副其实的“白领”。然而，她
却因好奇染上了毒品。她就是
阳阳，今年27岁。6岁时父母双
亡，是外公、外婆把她带大的。
“大学快毕业时，我常去

兰州一家颇有名气的发廊洗
头，这家发廊的几名‘大工’

在广州学艺时染上了毒瘾。看
他们吸，我觉得好奇，也学着
吸，两三个月后就上了瘾。”
阳阳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后，阳阳被分配
到甘肃某县民委工作，但毒瘾
却日趋加重，外公拿出60万元

巨资3次将她送到国外戒毒。
“我在印尼戒毒期间外公

去世了。”阳阳伤心地说，外
公的去世，让她放弃了国外戒
毒的旅程。

随后，她应聘到广州一家
外企做英语翻译，月薪一万八。

“拿着这些工资，我吸得比以
前更厉害了，最后发展到注射，
现在我的血管都硬化了。”

后来，她到广州市郊的一
个农场戒毒。这次戒断后，大
概保持了七八个月。一次，阳
阳约上曾和她在广州一起戒

毒的3个女孩去广西桂林玩。
她们听说柳州某县买毒品很
容易，便连夜赶到柳州，买了
30克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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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拐一拐地，晨光(!")

出现在记者面前。她的坐骨神
经痛因雨天又犯了。“一日吸
毒，终身戒毒。”一坐下，她就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四十出头的晨光，因为丈
夫嗜赌成性心情极糟，便四处
找朋友倾诉。在“朋友”的推

荐下吸上海洛因，曾被强制戒
毒和劳教两年多。

2001年11月1日，晨光被
解除劳教后就再也没有吸过

毒，和母亲一起在兰州市搞中
医按摩。短短的几年间，她在
兰州市开了4家分店。
“今年春节，我带着一万

多元回老家过年，在大街上偶
然遇到以前一个好朋友，这次
相遇再次改变了我的命运。”

晨光叹息着。原来，她的这个
好朋友也是个 “瘾君子”，正
犯着烟瘾。“看她真的很可
怜，我就随手给了她600元。”
然而，当朋友将毒品买来放在
她面前并劝她吸上一口时，她
再也控制不住了。

3月20日晨光生日那天，
她的3个“朋友”来庆祝。这一
天，3个人吸了两克海洛因。4
月初，“朋友”被抓后检举了
她，晨光再次被送进了强制戒
毒所。“我这个人挺有毅力
的，6年都没吸了，这次是摆阔

气、讲义气‘害’在朋友手里，
教训惨痛啊。”

高安梅对记者说，对从强
制戒毒所重归社会的人来说，
旧有的生活圈子是最大的挑
战。圈子里的人大部分是社会
闲散人员和吸毒人员，谁搞到

毒品，大家就“分享”，复吸的
几率就特别高，陷入了 “戒
毒———复吸———再戒 毒———
再复吸”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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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丫丫是记者这次

采访中遇到的性格最开朗的一
个。丫丫当过两年的幼儿园老

师。2003年，她和朋友一起去
上海打工，晚上去歌厅娱乐，有

人劝她吃摇头丸，说吃了比较
刺激，她就毫不犹豫地吃了。一
段时间后，觉得吃摇头丸不够
过瘾，就开始吸海洛因。

谈到被强制戒毒，丫丫还

挺想不通的。“我一不偷，二不
抢，也没害别人，不就是抽了几
口烟嘛，就把我抓了。”她抱怨
道。她说，一出这个大门，脑子
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过个
烟瘾，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掏
电话向朋友买毒品。

����

��� ¡¢£¤¥w¦§

高安梅告诉记者，女性从

一个正常人变为吸毒者，不外
乎好奇、婚姻家庭不幸和交友
不慎等几种原因。她对女性吸

毒者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这
部分人60%属于无业人员，毒

资来源主要在娱乐场所进行
不健康的交易所得，还有一部
分以贩养吸。

高安梅告诉记者，大多数
戒毒人员，都面临着同样的问
题———严重的社会歧视。高安
梅最近对173名女性吸毒者做

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会就业安
置工作不到位、对吸毒人员不
够重视、缺少关爱，使得这批
人终日游手好闲，有一部分又
不得不重返娱乐场所。

高安梅说，由于我国只在
刑法中规定了与毒品犯罪有

关的条款，而没有禁吸戒毒方
面的专门立法，法律体系的不
完善，逐渐成为制约禁毒工作
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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